
对

引 言

电影作品的谈论，许多人早已感到空洞无力却还在不知不

觉中重复着这些空谈。这，也许正是电影和观赏电影还有

魅力引发人们来谈论它吧。

我想，“战后日本电影诸问题”这个标题，会让人感到空洞。

原因如下：

年首先，所谓“战后”，当然是指自 日以后，月

但到何时为止呢？这与其说是电影和电影作品的问题，还不如说

这是个历史问题。还有一个把视点投向何处何时，以及因此而引

发的利弊的问题。即使在电影领域中依然考虑视点的问题，而且

一关系到历史问题就会捉襟见肘，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改变。

本电影”时，即使把“电影”的涵义限制在作其次，称

伍扎拉》是否是苏联电影？还有克鲁

品的范围内，“日本电影作品”的范围和定义仍不能严密地界定。

例如，黑泽明的《德鲁斯

月年 日之后的变化

战后日本电影诸问题



一、战后日本电影的起点

月

》　葛尼奥的《德

三位）能看作是日本电影吗？增村保造的《伊甸园》

首映，同年电影旬报“十佳日本电影”第

年通报系发行）

算是意大利的故事，不过它的修辞、人物形象和思想意旨是日本式的，这是

不是日本电影？类似的还有大岛渚的《爱的斗牛士》。

，就应指其本身。再有，无论什么电影，只要它作为电影作品（

只是因为这些作品制作于战后，便要另外讨论战后（时代）的影响，我的意

思是说，“战后”与“日本电影”二因素的并列或纠结，在电影作品中原本

并不存在什么必然性。

本电影”两项能够联系观照

自然，正像人们不能脱离时代而生存，电影作品亦然。立足于社会学见

解，电影是反映时代的镜子，“战后”与

面向电影艺术本身的原本自由的意识观念被时代问题所束缚，反而孤悬

于电影作品中了。

这样，“战后日本电影诸问题”，本应展示银幕里的光影世界、鉴赏电影

作品自身，但这里却与电影欣赏相脱离，甚至与谈论电影作品的事情相脱

离，而不得不进行外在的论证考据工作了。

上述矛盾将在后面依次进行讨论。

下面将就战后日本电影以及成为今后重新研究对象的问题进行评论。它

先远离电影作品，更多关注历史、时代等问题⋯⋯

年

月首先，作为战后的起点，或者说作为战前、战中结束的标志，

日对于日本电影和世界都是特殊的一天。

月电影界有关 日的看法颇多，我们先看岩崎昶的观点。

岩崎昶所著《银幕里的战后社会史》第一部第四章“和平降临，电影终

结”中如下写道：“战后电影是从电影消亡之时开始的。电影消亡？按字面

意思是没有电影。在战前有‘音曲停止’的事情。天皇或皇室重要成员去世

的一天或三天内，所有娱乐在全国范围内被政府禁止。当然戏剧与电影也在

被禁之列。据说在公共澡堂里唱浪花节（用三弦伴奏的一种民间说唱）却时



日起三日内，根据从业者的协商自愿停业后再开业月

兴起来。

这里围绕

月

月 日战争结束，一周内电影停止放映，这是为悲悼大日本帝

国灭亡的音曲停止。”

该书接着写道：“山本嘉次郎导演在千叶县馆山市外景拍摄的《美国

“前进”》，描述一支鱼雷艇部队在一个悠闲的渔村里训练的小故事。无疑这

是部军事电影，因此到战败投降时，”这部电影“制作中途放弃，摄制组解

散。”故事以此而告终。

月

月

日包含着两个问题。

问题一：在

月

电影界的“音曲停止”？

问题二：在

这是音曲停止吗？

日当日的日本电月这个问题，只是在日本桥三越的事务局召开的

影公社会议上被确认。

年就 日之后的一周内，日本电影界停止活动的事件，田中

》第四十九节“近代的终结”中写道：“终战宣纯一郎在《日本电影展史

号

年总目录”以及二六五号“

言一发表，全国的电影院从即日起一周内停止放映。”据电影旬报三五

“日本电影战后 日的日本电影”（昭和月

月下旬号）等记载也可以确认这一事实。但这还不能就说是全都三十五年

“音曲停止”了。

演出界”项记载，当时是据昭和二十二年版《电影艺术年鉴》的“

在三天内停止放映演出活动。这一点与其他文献在时间上有差别。该书

页又载：“自

为核对音曲未停止的说法，该书还附记了许多资料，这些资料是许多有

关战后初期电影界的日本电影史的文献档案和资料。

月 日，另外，实际上战后初映电影的登场，据电影旬报记载是在

那是由大映和松竹所为。

岩崎昶所说的“一星期”杂有比喻意味，或者说是他无意中的恣意解

释，才写了“这是为悲悼大日本帝国灭亡的音曲停止”的吧。

如果说是在一周内音曲停止，战后日本电影的流变就确定了其时间上的

日之后一周内电影放映的空白是否可以认为是日本

日果真“电影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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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影消亡月二、

电影制片厂

出发点，从日本电影承接角度说，战前电影要从新的起点接着演进了。

（电影会社、

因而，是否存在音曲停止，不是看被占领下的日本电影表面上如何活动

、作家的活动），而是要发现其在根本上崛起的时间，才

是考虑这“一星期”真正意义最重要的问题。

月

看来岩崎所谓的“电影消亡”应理解为“电影作品放映的消失”，不过

有鉴于《美国“前进》中途停拍事件，岩崎所说的“电影”想必包括了作品

创作和作品宣传等意思。不管怎样，我认为 日完全可以称之为“电

影存在”，理由如下。

电影旬报二六五号头版新闻是以《战后十五年日本历史大事日志

日的日本电影》为题的。读过森岩雄的《日本电影的一大转机，从八一

五到九二二》后，对东宝摄影所（电影制片厂）所长森岩雄在

活动便了如指掌了。

月

日记。

“昨夜

持勤务，只睡了几个小时，早晨空袭更加猛烈。困倦、酷热、浑身都湿透

了。

正午，我听到了圣上的广播讲话，发布战争终结的御诏。（中略）紧接

着是内阁的告谕，公布事态原委，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的大变革。

旋即我向制片厂职员训示，下午两点再赶赴第二摄影所向职员训斥。在

制片厂紧急召开有关恢复规划的会议。

晚上回到家里，已是精疲力竭了。

训导伊千雄（长子）。

今日白昼酷日当头，夜晚明月皎皎。”

月

月

日的

日自己的活动有幸通过日记记录下来。”据此，以下引用他的

时左右敌涌入，至凌晨三点我在摄影所值勤，与防护团一起维

① 的缩写，“总部”的意思。这里指的是美国占领军总部。



日黎明前的空袭，前述的森岩雄的日记也有记载。此次空袭月

另有“会议讨论规划的议题是什么竟忘记了。不过想必（笔者注）是继

续开展工作的事情。因为无论有没有战争，电影人的工作就是拍电影，本着

这样的信念我们不能让职员们的心理动摇。这件事直到现在仍清楚地记得。”

接着还有：“我被传讯到海军省，正式申请中断海军省预备队的《海军

部队》的制作工作（中略），立即解散该摄制组。正在制作的《快男儿》和

《踩虎尾的男孩》被指示继续拍摄。但完成制作毕竟是到了战后，因暂时没

被允许放映而陷入窘境。”

森岩雄到海军省不是在

其中之一的东宝砧摄影所在

月

《踩虎尾的男孩》的导演黑泽明执导的《青蛙的活力》，根据这部自传式影

片，我们可以确认 日黑泽明导演正在制片厂工作。而且，加之几天

月后召开的以制作工作为主要任务的规划会议的事实，我们就不能说

日日本电影消亡。

还有，通过电影旬报同号的专题报道中池田义信的文章“电影公社的终

结”，可清楚了解松竹（会社）当日的活动。

月“当时，我在社团法人电影公社的制作局。（中略）那天， 日。

我们在位于新富町（镇）的旧松竹总部的放映室里审查松竹电影《伊豆的舞

女》。但是，在从昨晚到拂晓时分的混乱中，我们担心放映被发现（笔者注：

这是指

日也覆盖了奥多摩的大丹波一带。此事在上引的相同专题中山梨稔的《

落下的燃烧弹》一文里有清楚的表述）。（中略）

不过，十点钟，我们集中了五六名相关人员详细讨论做好电影工作的事

情。（中略）

我做完试映工作从走廊里出来就听见了天皇陛下终战的广播，在走廊里

有收音机的扩音器。（中略）

因为要写完《伊豆舞女》的审查报告，所以我返回电影会社，边走边回

想方才看到的电影。（中略）《伊豆舞女》于八月三十日初映，是终战后放映

的第一部电影。（略）”

月由松竹在 日公开放映《伊豆舞女》一事可知，在 月 日当

天，从电影制作到放映演出的活动并未停止。

月

月

日。不过当时的电影制作会社有三家，

日仍在制作的作品有两部，其中一部是



日，在停战广播之后的下午，是否终止了电影放映呢？月

月

日（作者美须

月

，美须演出株式会社的第一任社长。）：

“恰好那个时候，⋯⋯川崎、银座建盖了几座电影院，其实是没有屋顶

只有栅栏的临时板房。在一片焦土废墟中的川崎车站前，出现了连续几日观

众爆满的盛况。

从那天早晨开始排队的人便列成长蛇阵，这是拥挤的第一次高潮。”

在记录了停战广播的事后接着写道：

“执着于‘娱乐报国’信念的我为停战公告扼腕叹息。

月

⋯⋯忽然间废墟上人们颓唐的心情欢畅起来，掀起阵阵哄笑。看到这些

场景不由得心中暗暗发誓。（中略）自 日中午，我再次发誓立志，深

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努力让他们快乐起来，让他们乐不可支。只能以此为希

望。”

日，停战的当天，在“川崎银座”有电月通过上述资料可明确，

影上映。

岩崎昶“电影消亡”的论断，无论是指电影制作还是指放映演出，都不

能成立。

但是，

的文章还不清楚。即使可以说这一点根据美须 日有电影放映，但

有深交的（曾在美须发行事业中枢任职的）佐藤珪雄，停战时虽

上午与下午的时间意义不同。就这一点询问今天的美须放映部门，但苦于没

有资料，当时的放映工作人中退职后去向不明。但是，在战前、战中、战后

均与美须

的往来，我想还在缅甸从军，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但他说：“以我和美须

月

他是一整天在放电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记得在战前鹤见河发大水，

房屋和舞台周围都被水淹了，那时美须君还没有停止放映电影。一层的席位

被水淹没得像游泳池，观众坐在二层的席位，使用试映室放映电影，观众也

像平常一样安坐。由此我想 日那天恐怕也是如此。”

当然这仅是推想，不能作为事实的根据。但是这种气概和情形，不正是

电影放映的精神吗？

电影人的而且，回过头来看森岩雄文章里那句话：“无论有没有战争

演出

其次，该电影旬报专题中美须鐄的“石藏的终战”如下记录了



日当天的京都电影界。当时在京都有两家电影制月

工作就是拍电影。”这种气概不正是电影人的真精神吗？这种信念不会在

日就停止涌动，因为有很多电影制作和放映的具体活动，不但不能说

日的三天里一个

日的记

月

“电影消亡”，而更应该说是“普遍存在”。

电影制作

不过我们再看

片厂，松竹京都摄影所所长是“魔头”正博。他的《电影渡世

月有以

地之卷》中

音放送”为题的一节，其中讲在

以电影谋生的男人的经历，人物形象正直朴实，非常有趣。

“与战败同时，全国的电影院决定在一周内闭馆，但尽管如此还不能说

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也停止工作了。

占根据京都新闻社编的《京都电影八十年散步》的第三十四章“战败

领”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京都电影的情况：

月“据说全国的电影院在终战宣言发布之 日起一周内停止放映。但

，一两年前的旧片也再次放映，演出在继续进行。

在京都，电影放映的灯光并未熄灭。据说没有一家电影院遭战火，电影胶片

免被烧毁。在京宝和千本日活，东宝电影《北方的三个人》初映，在松竹剧

院上映《野战军乐队

电影制片厂同样也在进行周密的制作。（中略）在大映京都摄影所，描

写木下藤吉郎争夺新娘的《新郎太阁记》已进入最后的完成加工阶段。（略）

《新郎太阁记》在完成之时正值战败当天。职员们被召集在一起收听天皇的

广播。虽然听得不太清楚，但还是明白了失败的事实。我的摄制组成员提出

停止工作的建议，但会社无论如何要求完成制作，所以在下午又进行录音工

作。”这是《新郎太阁记》的导演丸根赞太郎的回忆。

月

通过以上较长段的引用，在京都“电影存在”的事实便明白无误了。再

者，由前面提到的电影旬报二六五号可知，在大映京都摄影所伊藤大辅、阪

东妻三郎、稻垣浩人收听天皇广播，而且，在大映京都作品《乞食大将》

（松田定次导演）（《新郎太阁记》初映于 日，《乞食大将》初映于

月年 日，都是大映集团的作品）中出演的市川右太卫门有一篇名

月

为《万事俱休》的文章（电影旬报二六五号载），说《乞食大将》的“拍摄

想继续下去，因而向大映本部询问，本部没有从当局得到特别指示，便答复

我们可以继续拍摄，于是拍摄继续进行。”文章内容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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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导演正在执导影片《香港陷落

日，

《乞食大将》的拍摄已完成了

事，当天的广播右太卫门是在家中收听的，但有这样的记录：“在

的工作。”

大映京都摄影所按会社的意见继续拍摄影片，京都很多家电影院也没有

停止。还有，大映的东京电影摄影所其电影制作情况如何呢？田中重雄导演

是在无声电影时期从松竹薄田开始工作，后在河合电影任导演，在新兴电影

之后始终在大映拍片的人。昭和十六年，战时管制期间，永田雅一开创的新

兴电影在吸收了日活和大东的制作部门后诞生大映株式会社。那个时期，田

英国分崩》，因为海外外景拍摄为期一年，

不在日本的田中对大映诞生的内幕并不了解。回国之后，会社已经变成大映

的了。下面是关于从战中到停战期间摄影所的情况的谈话。

首先，在新体制下的电影制片厂中，产生了大东系，日活系、新生系这

样的派别⋯⋯

“

在变动下的摄影所中，有诸如日活那样的各种派系是吗？

田中嗯，是的。

这样一来，永田先生一系的导演就拥有了大东系所必需的势力是

吧。

田中不，并没有那种事，而且我们都非常厌恶这种派系。

这么说还是有这种事吧。（笑）

是的。

田中　　在那部影片里起初借用西部电影，但西部电影的有声电影部分是

高持着麦克风。在合并的当时这样的干扰相当多。有日活系和我所说的那

些。

京都的太秦的摄影所⋯⋯

田中　　那是时代剧方面的吧。新兴的时代剧很厉害啊。

因为籍派的关系，从日活回到太秦方面的那些人在战时中几乎没有

工作，有这样的事情吗？

田中　　可以这么说。

那些演员们也几乎规定出级别层次，因日活系或新兴系的不同其差

别也相当大是吧。

田中　　是的，⋯⋯谁也不在呀。都转向到事务方面去或干别的什么了。

那期间，到终战为止先生不懈努力地拍出的作品算是有五部吧。



田中　　大部分都拍了，因为我是超级的，不论什么都拍。（笑）

在当时是算很多的吧，制作数量相当多啊。

⋯，有最后的高校生的变态写真

田中　　数量最多，全部计算下来，有将近二百本吧，电影方面的。不

过，现在是在惊人地拍电视。电视确实是

吧。

是这样的。说些我知道的吧。

⋯（笑）

田中　　是松坂庆子造作出的这种人物。没想到会成为那样的明星。不管

怎样，念台词的声音都发不出来，还是个老实孩子呢。其他的女孩子尽管裸

着腿，可不那样做的话也就太

回归原始了。不过在昭和二十年的作品里有一部《最后的归乡》

吧。这无论如何是战中的作品吧。

班半途加入，代替本班。

田中《最后的归乡》吗，吉村廉是真正的导演。吉村廉这个人是非常

迟缓的那种类型。我作为

先生方面⋯⋯

田中：先完成的。（笑）因为是在战争中，战时残留的导演有牛原先生、

我和吉村廉。牛原先生做助理导演工作和其他一些事务。

以后一直在拍摄名为《分别也是愉快的》的作品。

田中　　这实在不能说“分别也是愉快的”。这是海军的军人电影。不过

到终战时，一半以上的制作完成了。可惜的是，急忙让普通船员穿上海军军

人的服装来拍写真。（笑）

日已经到来了。月那么，拍摄《分别也是愉快的》时，

田中　　是的，所谓的进驻军还没来吧。

那么，脚本这样的东西总是在战中完成的吧⋯⋯

田中是，是战中的脚本，海军的。

应该是决然地删改过了吧。

田中　　是的，改动了船员部分。

那些方面，台本无论如何应该是经过检查的吧。

田中：嗯，是的。

按可以通过检阅的方向改？

田中　　是的，改动了。按改动了的拍摄。去那里的时候，我从对方得到

命令，被告知拍摄阪东妻三郎主演的《犯罪者是谁》。这是在战后的多摩川



完成的第一部作品。

《犯罪者是谁》得到了好评，是吧？

田中　　是的，不过阪东妻三郎是个不会后期录音的演员（笑），相当

日初映的吧？《分别也是愉快的》是在 月

田中　　是阪东妻三郎在多摩川的现代剧的第一部作品的。后来稻垣浩的

名作问世了。例如好像是《牵手的孩子们》等等

是《牵手的孩子们》。

田中　　阪东妻的《无法松的一生》也在其后。

大概是以 月

是这样的。虽然这是个人的事情，不过作为我的研究题目，是在说

昭和二十年 月

月

日前后的事，要调查那部分的电影。如果稍稍扩大范围，

前后一周的时期更有日为中心前后五年，不过我对

兴趣，所以要寻根问底。《分别也是愉快的》的台本在先生这里吧？

田中　　没有啊。

日初映的话，那月

么还是在

如果说作品在中途不断被修改，而且是在

的检阅确定之前吧？

田中　　是不是这样呢⋯⋯

也许，就在稍后⋯⋯

叫我田中：《犯罪者是谁》是在检阅确定之后开始拍的。记得是

去给我讲了许多有关《犯罪者是谁》的问题。中野正刚的自传里有吧。那是

可怕的、喋喋不休的。

月

那么，《分别也是愉快的》是在多摩川拍摄的，先生的记忆不太好

呀。不过在 当天，早晨来到制片厂。或者，拍摄外景。

田中　　那天酷日当头。

住在哪儿？

田中　　桉上水。后来迁到赤堤，不过那时天很热，拍摄中断，不得不待

在家里。记得飞机在四周上空盘旋。

日夜至据记录，从 日黎明空袭不断。东宝的摄影所中弹，松

竹本社也中弹，东京⋯⋯

田中　　夜里，记得很可怕。住宅附近不断有炸弹落下。男人们都不在，

女人们躲进防空洞，第二天，我马上去制片厂。



的评判很好啊。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做。现在想起来，

写真， 日那天还没有拍下来。所以情况如何，只能这么谈谈。不过

只拍了四五天，很可惜。不是军人电影，快成为船员电影了。当时的所长死

了，是谁来着？

制片人，加贺四郎吧？

田中　　　　是的，四郎死了。

那么，那时的摄影所所长⋯⋯

田中哈，喝醉酒裸舞的所长，豪杰之七，尽让社长发火的所长，画家

⋯⋯须田鐘。豪杰，无论如何是留下很多话题的人。

须田当了很长时间的所长是吧？

田中　　　　因为他是日活的老职员。永田社长和水户光子非常要好的时候，

水户光子不想出我的写真，我和须田鐘两个人去水户光子家里交涉。后来在

水户光子的家里喝完酒出来，须田喝多了跳裸舞的时候，永田来了，须田惊

慌失措。（笑）

永田是很吃惊的。自己秘密地来了，但须田竟做出那样的事来。须田若

无其事地道谦，询问来干什么，说实际上是因为什么事情受水户邀请而至，

那么，须田君，你是特意而来的吧，永田也唠唠叨叨地说。两个人都很尴

尬。裸舞的须田出名了。（笑）结果，水户光子决定出那个写真。

叫去做的。

《犯罪者是谁》是其次的作品，而且给人感觉一新啊。也就是说，

在《分别也是愉快的》之后，被

田中　　是的，中野正刚叫我去做的。

的命《犯罪者是谁》，和现在的军国主义相违背，这次有受

令的感觉。

田中　　所以

是超级的。

但是那样的系列，是以前倾向电影流行之时由先生完成的。

田中　　是的，是在成为导演头目的时候。

《摇摆的太阳》。

田中《摇摆的太阳》吗，是指摇晃着面向灿烂的太阳，被右翼分子所

威胁。（笑）拍了两三部这样的倾向电影后，被旬报的水町先生邀请到新兴

电影去，从河合到新兴电影，接受了他们的诱惑，决定入社。

水町先生赏识的作品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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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学科田中《摇摆的太阳》那种倾向的电影。

电影史大系》之二〕发行《个别领域谈话集录

的

这个摘录太冗长了，但我们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拍摄倾向电影、在战

中检查下的拍摄电影、在战后一个月里的检查空白期拍摄电影、在

检查下继续拍摄电影的导演们的姿态。

月由此可知，不论是以东京还是京都为考查点，日本昭和二十年

日“电影存在”的事实确证无疑。虽然东宝的《美国“前进”》半途中止，

日本电影会社决定一周内中止放映，但从日本全体来看，制作和放映一天也

没有停止，而是在持续工作。

月作为日本电影外延的满洲电影，从战中到 日情况怎样呢？，在中

月

国拍摄满洲电影战后回国的木村庄十二导演谈到了臭名昭著的甘粕大尉的人

物像一事，还有作为国策会社的满洲电影政策等，关于 日前后的情

况如下：

再次向您请教。终战时，日本人特别沮丧惊慌，不知所措吧？那边

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插曲吗？

木村　　遗失在那里的孤儿现在陆续回到日本，亲人团聚了。但我们并没

有与当地的开拓团同行。只知道结果，满洲国境附近开拓团的人们非常害

怕、恐慌。

开拓团并不是全部开拓荒野，而是赶走满洲农民，来到他们已经开拓过

的土地上。中国农民的愤恨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夺走了他们的土地。

战争结束时，想当然的以为中国人会袭击儿童，战战兢兢，大家都躲在

偏僻的地方，所以军人军属没有通知开拓团就和一般的群众不断地逃跑，后

面留下许多人。

地逃到哈尔滨和新京。用通过中国人的村落时很害怕，在山中步履蹒

了四十天时间，路上老人走不动的就被抛下了，孩子被系在扁担上背着走，

这样的事情很多啊。

昭和十七八年的时候，战争已相当紧迫，内地几乎不拍电影了。而

在“满映”拍电影的人我想还很多吧。

木村　　不是的，只有一两个人吧。像内田吐梦这样的，去拍摄战争素

材，终战后就中止了。有这样的人但并不多。



日，虽说还不能轻易地说三道四，但哪月

是这样啊。因为形势恶化，在日本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数剧减，而想

去满洲独树一帜的人

木村　　在我们被召去之前这样的人好像有很多。我去满洲并没有赚钱是

因为被扣除了。当时像八木君那样的，看到形势恶化，而在日本比较安全而

不断回国的人很多。

又逃回去了。

木村　　是的。那时还依赖军方带回了很大的约有五六尺高的石佛像。不

好呀。（笑）

八木保太郎吗？

木村　　是的。他是我的同事，但却做出这种掠夺的事来。但这是受军方

委托做的，说好听点叫协力相助。为了日本。

在银座的日动画廊前有很大的石像

木村　　没那么大，是稍微小一点的。现在还在不在不知道，不过要是放

在我的客厅里那个大玻璃柜里的话能放两个。

写《没有桥的大河》的住井先生因为合作脚本的事去八木君的住所，看

到满院子的石佛像。据说这是为找外景（拍摄）而带来的。根岸（宽一）也

很早就回国了。

战局不断恶化，到

月

天甘粕死亡，甘粕的葬礼是否盛大？在那期间哪方的军队来了，有什么电影

工作跨越了 日前后，您还有印象吗？

木村　　没有啊。

感觉是依然如故地拍电影。

木村不，什么也不能做。甘粕的葬礼我没去参加。所以什么样子我不

知道。刚才好像说到难民们步履蹒跚地不断涌入新京。这样一来民政局等大

建筑物变空了。因为在那里收容了很多人，不断有人死去。因为非常冷，在

窗户上粘附着冰的时候孩子们就去喝。孩子们快要死去的时候也无能为力，

只有一群虎视眈眈地等待死亡的亲人。事情没希望了，只好通过争抢各取其

物。

还有一点，我住在离位于盛京大路上的“满映”稍远一点的地方。苏军

攻击的时候计划在新京周围挖战壕以阻止战车通过。要挖那种战车一来就掉

进去不能动的大战壕。我家的附近也在挖。

⋯



电影大

可是，我住的地域在战壕之外，是被抛下的地方。因为我是这块地域的

代表，大家都去挖战壕的地方，说我们的地域不在战壕保护之内。情况愈发

紧迫，既使在战壕内侧前沿也好，请求他们考虑我们的避难问题。不是开玩

笑，是要求保护我们，在一下雨就成泥堆的地方头上涂抹的净是泥，为了这

里的居民，也因为同是日本人而去上诉，但没被理睬，跟对方谈判说得嗓子

都嘶哑了。

回到住所，召集起大家，说不让我们挖战壕，这是我去之前就预料的，

这就是日本人。

那时甘粕自杀了吗？挖战壕是在终战后吧？

木村　　是的。不过，满映里没有那样的气氛。在像满映那样的殖民地

国策会社里，也许可以说没有电影。（《个人领域谈话集录

系》之二）

岩崎昶的《银幕里的战后社会史》，从公式化的左翼意识形态观念出发

识形态的电影活动。可以说是不值得一驳。但是，不论探讨

“败者无影像”？

月来叙述电影，说在 日“电影消亡”，只能意味着没有他所说的左翼意

月 日“电

影消亡”的问题有多少意义，但为此呈现出来的相关史实表明，实际上电影

界有种种电影活动存在。不能认为这是完全无意义的结论。

岩崎公式主义地看待历史和现实，其言论内容空洞，也许是无力和谬误

的坦白表现。不管怎样暂评论到此。

大岛渚的《体验的战后影像论》第一章名为“败者无影像”，果真如此

吗？这样的说法是否妥当？

月

不过，大岛渚在第一章中并没有断言“败者无影像”。依拙论，不能说

日那天没有电影。

与制片人牛山纯一一起做电视节目《大东亚战争》时，大岛考虑只利用

新纪录片的画面与真实声音材料来完成作品。

“我在做《大东亚战争》时，脑海浮现出一个想法，就是只利用战争当

时的纪实录音去覆盖全部作品⋯⋯

用我原封不动地使用战争中电影里的声音材料。声音素材不足的地方



的影像”：“那是鼻上戴眼镜的学生正襟危坐地礼拜的金月

公告、报纸上的新闻社论来填入。解释说明性的语言一概不用。本真地体现

出战争中的实地感。（中略）

想在影片中执着再现战争时刻，这对于我来说，致命的缺陷是纪录片资

料严重不足。

特别是到战争后期日本方面的纪录片几乎没有。在战争中只纪录保存胜

利者的影像，失败者是不能拥有他们的影像的。”

在中途岛海战时日本方面的片子就没有，加答鲁卡那卢的几乎也没有片

子。学生军上战场后，日本方面战场上的电影资料也没有。“从塞班的山崖

上跳下自杀的日本妇女，在硫黄岛摺钵上树立的星条旗，都是美国拍摄的。”

“日本拍摄下来的最后的战争场面一般认为是神风特别攻击队出击的场

景⋯⋯

这种片子在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升起后就走到了终点。以后不过是怎么

管制的事儿⋯⋯故麦克阿瑟抵达厚木之后，还有美方拍摄的片子。那个时

期，在日本方面没有电影。也许有，但没有拍片的意志，因为日本是战败

者，败者无影像。”

对于“

身像。他挽起袖章，背上水壶系好皮带，一副严肃庄重的形象。⋯⋯因为我

看过好几部这样的片子，即使现在在街头碰到他们似乎也能认出⋯⋯

这个镜头，是所有我们称之为终战场面里惟一的影像。我们的终战，是

没有影像的终战。”

月这样，我们虽可以确认纪录 日的影像是存在，但我们也知道大

岛渚说“没有影像的终战”是说在战败的局面下“失败者不拥有影像”。他

作为作家，也许别有理论意图。

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有纪录 日当天的照片。例如《写真 近代女

性史》（日本近代史研究会编，写真近代日本史第一卷）中，从“幕未”到

战后“内滩”基地争夺战的女性史章节里附有照片，在第四十五节“原子爆

炸”中有名为“收听天皇广播的国民”的照片。

月 日早报上刊登的 年

月

其他的还有《读卖新闻》一九八四年

日在宫城前拍下的照片。

日在二重月日的纪录影片，有大岛渚看到的拍摄月说起有关



日的朝日新闻早报月

日的电影纪录片情况如下：月

日

日

日为“没有电影 ，。

桥前跪拜的人群的片子。其他的纪录片大概是当时的社团法人日本电影社驻

银座本社的技术部部长白井茂及其他部员拍摄的。据电影旬报二六五号上白

井茂《新闻电影的战败》一文讲，当日的状况是：“先是拍摄宫城广场上哭

泣的人群，记录这段历史骚乱的一幕。以后开始每天的连续报道，整日忙得

不可开交。”

资料中心编集发行的《一周新闻电影》的日本新闻战中

二十年），

还有，据

编（昭和十五

月

月

“日本新闻第二五五号，初映月日昭和二十年

圣裁　　大东亚战争终结　　昭和二十年

内容：

登载战争诏书的

从宫城前的广场及二重桥望去

在车站、广场、街头和废墟前收听陛下的停战广播的国民，于靖国神社

的拜殿前的玉砂利席地而坐垂头低泣、痛不欲生的青年男女

在宫地二重桥前广场上垂头拥坐的青少年和一般国民，以及列队弯腰行

拜礼的军人”。

从开始战前夜到终战》（《增刊

以上是从开头至一百零六英尺胶片处的内容，以下是东文迩宫内阁成立

等新闻。另，根据《日本新闻电影史

亿人的昭和史》）能确认同样的事情。书中每一处插图都配有实拍照片，图

像能确认。

“没有影像的终战”和一旦确实了这种影像的存在，对大岛的结论

“败者不拥有影像”的说法就产生了疑念和矛盾。大岛渚，是一个以彻头彻

尾的运动者自居来不断自觉拍片的人。他为此不断拍摄在那个时代最说实话

的电影。作为作家，其拍片立场被认为是“败者不拥有影像”。但是实际上，

这只是以岩崎昶所说的日本战后电影“消亡”为出发点的一种顺口的较好的

说法，。大岛不单有字义上的矛盾，这种公式主义的观点本身，也是有疑念

和矛盾的。

月 日为“没有影像的终战”，是“败者不拥大岛渚称有存在影像的

有影像”。

月岩崎昶称存在电影的



两者都不是恰当的说法。 月 日的确存在电影，因此重新考虑战后

日可能是没有电影批评的一天。

日）中有登川直树对“

日的日本电影可得出 暂定结论。

月谈

的程度，还有就是很多基于如重返恶梦中的反省意识而引发的言论。但是，

日电影的研究和批评，才是今后电影界所期待的成果。

月

日，批评家们自己是否从事过电影批评活动呢？

综合查看战中电影鉴赏批评记录及 日的日记，还有最近强行公

私记》），从其日记中，读不到任何有开的批评家饭岛的资料（《战中电影史

月

关电影的活动记录以及批评的记录。饭岛向来勤于笔录，以他的这种工作态

度，我们可以推测

月

又，在《战后电影旬报十佳电影全史》电影旬报增刊八七九号（昭和五

十九年 年”一文的解说。如下摘

月

录其文开头：

年 日，通过收音机听到了终战御诏，东京的白昼如火一

般灼热。正路过日比谷公园附近，蝉鸣还在耳边回荡。那时想起一些主意，

便返回制片厂。”

月 月

这段文字是在第二天的松竹、东宝、大映的工作室取材记中补入的。

日没有当天的文章，但这应是 日当天思考电影、从事电影活动

的事后记录。

月其他补充入 日当天的资料，还有放映通信记录等，这作为评论

研究活动有必要再调查，现在仅是点出问题而已。

暂定的结论

月在此，对

电影的流变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有关批评活动

日的切身体验和感受，在电影界以及其他领域中已达到泛滥

只有正确把握

可是，在

月

月

如果打一个比喻，那一天日本电影几近于真空状态，或者说是几乎停止


